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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正月初三，也

就是阳历 2月 2日，日本鬼
子踢开了我家的院门。”因
为母亲当时已有 8个月的
身孕，一家人没能够早早逃
出去。听说了日军在南京对
孕妇犯下的暴行，母亲只得
每天天不亮就跑出去躲起

来，眼看预产期越来越近，
一家人意识到这样不行，必
须要逃！

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母
亲和年龄最长的文兰姐剪光
了头发、换了男装逃了出去。
逃亡的路上母亲就生产了。

又过了几天，老家人将朱文
华两岁和四岁的妹妹放进装
食物的笆斗里，上面盖上薄
被，挑了出去。朱文华就抓着
他的衣角，一步一步地走，虽
然都还是小小年纪但已经知
道这是在逃命，两个妹妹闷

在里面也一声不敢吭。也不
知是到了哪儿，只知道走了
好长好长的路，夜晚过去
了，又走了大半天，这才终
于到了母亲的藏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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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躺在麦秸堆上，脸

色苍白，憔悴不堪。朱文华
没有看到刚出生的妹妹。
“如果妹妹还活着，今

年就该68岁了。”后来她才
知道，母亲在这堆麦秸上生
下了妹妹，看也不忍心看，
就对老家人说，还是丢了

吧！是啊，身边的六个孩子
还不知能否顺利逃出来，再
带一个整天啼哭的婴儿，实
在太危险了。

半个月后，父亲带着 7

岁的弟弟和文蕙姐也逃了
出来。由于出逃匆忙根本没

带多少钱，而不管逃亡到哪
里，似乎都不安全。于是，朱
文华和两个姐姐、四岁的妹
妹一起被送进了保育院成
都分院。父母则带着弟弟和
两岁的小妹妹漫无目的地
继续逃！逃！逃！

说起这个小妹妹，开朗
的朱文华眼睛湿润了。在家
的时候，妹妹曾有一次被日
军抓住，日本鬼子凶残的模
样在两岁的孩子心里投下
了阴影。后来逃亡途中，在
避难所里有国民党军官进

来找亲属，一看到穿军装
的，妹妹吓得赶紧躲到妈妈
身后，用衣服蒙住头喊：“妈
妈，妈妈，日本鬼子，日本鬼
子。”浑身直抖。在巨大的恐
惧和饥饿中，妹妹病了。

多年以后，妈妈告诉他

们，妹妹临死前一直念着，
“妈妈，我饿，我好饿……”
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微弱。

两个孩子的死，给了父
亲极大打击，也病倒在离武
汉还有 8公里的地方，不久
就去世病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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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华刚到保育院的

时候，老师上课经常拿她举
例子，来说明国破家亡的道
理。当时的她并不懂得自己
与别的孩子有何不同。她只
知道，以前家里每房都有丫
头、小厮。从小过的是锦衣
玉食的生活，刚到保育院真

的无法习惯，常常生病。很
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总是觉
得自己快要死了。

救她的不仅仅是医药。
更重要的是，保育院里全面
的教育。在那里，他们学会
了种菜、养蚕。现在说起种

菜经，朱文华头头是道，光
是番茄就分三种：樱桃番
茄、梨形番茄还有常见的灯
笼蕃茄。成熟了之后，女孩
子们将番茄摘下来，还要拣
一些送到总院，给妈妈们尝
尝自己的劳动成果。还有包

菜、萝卜，包菜会生虫，他们
就一人负责一行捉虫，刚开
始看到蠕动的虫子还不敢
捉，后来就不怕了。

也有让她“头疼”的劳
动，那就是打草鞋。“1941
年以后，我们一院和四院合

并，四院那边是要学打草鞋

的，我不会，搓麻的时候，人
家是放在腿上从上往下，我

搓反了，结果绞得腿疼得要
命。”

不过，她没有想到，在
四院，她遇上了失散 3年的
妹妹朱文芳。1938年，保育
院为年幼的孩子专门设了
一个分院，妹妹也在其中，

当时年仅七八岁的朱文华
并不知道，她一直以为妹妹
已经失踪。

妹妹乖巧能干，打起草
鞋来很娴熟，在她的帮助
下，朱文华也学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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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华考取了十五中，

也就是后来的荣昌师范。在
这里，她的身体开始恢复健
康；在这里，她认识了一名
才华出众的男同学：徐学
儒，后来成了她的丈夫。

荣昌师范是一所保育
生中学，校舍就是山上的一

座庙宇。开始的时候男女分
班，1945年以后才合并。徐
学儒成绩优异，一次全校英
文比赛，他得了第二名，自
然很引人注目。当时女生宿
舍在楼上，有时候女孩子也
喜欢在上面看来来往往的

男生，评头论足一番。
那天徐学儒从楼下匆

匆而过，朱文华和同学在
上面一看，咦，那不是上次
参加比赛的那个吗？在她
心里，从此就留下了一个
印记。

后来组织同乡会，两

人才发现，竟然都是安徽
老乡。

现在，这对“难童”夫
妇都在南京理工大学工作。
这一次，为了筹办保育院纪
念大会，年近八旬的老两口
投入了无数心血，联系场

地、联系住所……孩子担心
他们身体吃不消，但又劝阻
不了，只得全力支持。
“现在是全家总动员

了。”朱文华乐呵呵地说，连
上初中的小孙女也来帮忙，

第一份文稿就是她整理打
印出来的。四侄女的大儿子
也在南理工读研，索性当起
了朱文华的私人秘书，跟着
跑前跑后。“现在，我就希望
马上见到那些同学们。”朱
文华透露，就在明天，她在

成都的一名同学就要到南
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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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惠英老人告诉大

家：“我们的汪老弟最辛
苦，他已经跑遍了孝陵卫
一带的所有宾馆、招待所，
做了详细的调研，确保从
各地赶来的同学们能住得
安心。”

汪老的大提包里装着

厚厚的材料，有保育生的
通讯录、有聚会的拟定流
程，有珍贵的老照片，甚至
还画好了十多家宾馆的示
意图。早在一年前，汪绍栋
就主动揽下了筹备聚会的
跑腿活，从发出邀请函，到

登记报名、联系住宿、出行
用车、景点参观、医疗陪
护，每一个细节他都考虑
得很周到。“千头万绪，我
脑子里整天想着聚会。当

年的保育生现在都是七八
十岁的人了，我们一定要
仔细筹备才行。我比较年
轻嘛！这些跑腿的活儿当
然是我来干啦！”

汪绍栋说，抗战八年如
果没有保育院，就没有他们
的今天。“那么困难的时
候，保育院能无条件地接受

各地的难童，衣食住行教全
都免费，我们接受了良好的
教育，有衣穿、有饭吃，最终
迎来了胜利。”汪老感慨万
千，“68年后，我们仍然像
当年一样有热情，我们能互
相联系起来，实在是太不容

易！保育院的日子是终生难
忘的。”

汪绍栋远在贵阳的姐
姐汪绍英表示，无论如何
都要来参加聚会。“我的
同学赵如琛也会来南京，
我们在保育院里一起呆了

6年，天天在一起，她要来
我真是太高兴了！”

这是一个特殊的聚
会，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

者都是鬓发斑白的老人。
届时将有 700多名“保育
生”及亲属聚首南京。为了
举办好这次大会，南京的
20多名保育生，已经从年
初操劳到现在。但毕竟，他
们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大会期间还有非常繁重的
组织接待工作，这些已经
不是他们所能胜任的。帮
帮他们吧，帮这些曾经历
经沧桑的老人，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

即日起，快报面向南

京征集志愿者，负责部分
接待、服务工作，陪伴来自
各地的老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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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报征集大会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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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保育院里出

生的，父母都是保育院的
教员。”66岁的钟显信淡
定平和。姊妹 6人中，他
是老大，大妹妹钟显行也
是在保育院里出生的，比
他小两岁。
“我父母当时在贵州

毕节伯特利保育院工作，
我和大妹妹就出生在那
里。”钟显信对保育院的生
活几乎没有记忆。“只记得
那时常常逃难，总是惊慌失
措地行走在路上，妹妹快出
生时我们还在防空洞里，所

以给她取名叫‘行’。”
抗日战争爆发时，钟

显信的父母是上海伯特利
神学院的学生，后来又转
到香港。毕业后，他们来到
贵阳当了保育生的老师，
支持抗战。钟显信坦言，以

前，他一直不知道自己是
保育生，也不清楚那段宝
贵的历史。

1988年，家里收到了
一份 《保育生通讯》，里
面提到了钟显信父母的
名字，这段尘封的往事才

渐渐变得清晰。“我父母
以前很少提起，我看到这
本《保育生通讯》，他们
才跟我讲起当年的保育
院生活，我才知道了保育
生这回事。”

VWXYZ[\F]^

_`abMBcDdefgh

iG+jN]^

kBcYllm$

È�ÉÊËÌ

战时儿童保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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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和当年毕节伯特

利保育院的同学们取得了
联系，还去上海参加过 3
次聚会，钟显信也陪他们
去过一次。“聚会的场面非
常感人，大家都忍不住流
泪。那些哥哥姐姐，我一个
都不认识，但他们全都认

识我。他们告诉我，是他们
大家把我抱大的。”
“只可惜我那时太小

了，什么都不记得，今天的
年轻人更不会知道抗战时
期‘妈妈’们做出的贡献。”
钟显信感到惋惜，他想认识

更多的保育生，听他们讲述
保育院的日子。“他们帮我
还原了记忆，也让我记住了
这段不该忘记的历史。”

钟显信给北京保育生
联谊会的负责人打了电
话，意外地得知，南京也有

20多个保育生，他们也常
常相聚。“今年是我第一次
参加保育生的聚会，可惜
父母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就代他们来参加吧，代
他们向同学问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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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湘三院的！”汪绍
栋喜欢这样介绍自己，他在

湖南儿童第三保育院里生活
了7年。而他的5个兄弟姐
妹中，除了年长的大哥以外，
全都是保育生。“我是家里
的老四，1939年进保育院
时，才6岁。”汪绍栋说，他
们家的孩子很幸运，意外地

来到了保育院门口。
汪绍栋的老家在安徽

滁县，父母带着 5个孩子逃
往后方，经过武汉、长沙，来
到了湖南沅陵县。“逃难途
中，我们亲眼看到了父亲的
死。”说到这儿，汪老紧锁着

眉头，“1939年五六月间，
父亲从难民船上落江，溺水
而死。母亲就只好带着我
们，一路要饭。”一天，一家
人要饭要到了湘三院门口。
“我们看到院子里的孩子都
穿着制服，很精神，母亲就

胆怯地问院长，是否可以救
救她的孩子们。周朱濂院长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说，
保育院就是收留逃亡的儿
童，还教孩子们念书。”母亲
也留了下来，做帮工。

汪家 4个未满 15岁的

孩子扔掉了打狗棍和破饭
碗，保育院里的“妈妈”们

帮他们洗澡、换上崭新的制
服。汪绍栋回忆道：“之前我
们处在生死边缘，进了保育
院简直就像进了天堂一样，
别提多高兴了！”
“本来我和姐姐汪绍兰

是一个班的，后来我还留了

一级。”汪老不好意思地说，
“我那时调皮，跑出去偷桔
子吃，被农民发现了。和我一
起去的几个伙伴跑得快，我
还在树上，被抓到了。”保育
院院长知道了这事，要“开
除”汪绍栋。“我后悔得不得

了，一路上大哭，母亲悄悄告
诉我，‘开除’是假的，在家
反省一个星期还可以回到保
育院。我这才放下心，生怕自
己又要出去讨饭。”

1946年初，汪绍栋一家
回到滁县，他和汪绍兰相继

参加了解放军，姐姐汪绍英
后来在贵阳当了一名儿科
医生。“多亏了保育院和
‘妈妈’们，我们颠沛流离
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保育院，
今天都能对国家有所贡献，
心里很感激！”

ÓY]Ôx{ÕÖ5�×

}ØÙÚ ÛÜÆÝ Þßß �¤ÆÝ àá âã äå

+ÝÞ()W9Sa

Z0f�bcd9Seø=>

T4fghijSfrklF

pqmn\�no�**p

Õ9Bm.qF

=µ+rstuvwZ

n�x8µFM#0Hyz{

|cµ}0 ~�KHµ�K

UVHA���9%�0´

ñnÉn�H�M#��F

=>Tf�K���K��

�KAA0 �Gf�KHn

+()L9�Ò�<0 ��

�w�W�F

æçèéêPëì@ABíîïã ðñòó

ôõö÷øùú�·³ûü1.òó

æÚ��@ABCDEJK

ýþÿ|@A9M°!""

#$%"³x#$%&'x()*+@AB &'' a,9-./

01x2�3M456789:;<� ðñòó


